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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届里下河文学研讨会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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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静（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新媒体的

兴起与素人写作的出现，为文学和整个文化生态注

入新的活力。它既可能作为纯文学的补充力量存

在，也会与传统写作风格形成互动互鉴。素人作

家中的头部作家，其作品已形成显著影响力，在

他们的示范带动下，越来越多普通人将受到鼓

舞，投身文学创作。我们无需将素人写作强行纳

入传统评价体系，用固有的文学标准与价值尺度

对其苛责，毕竟新大众文艺本就是新生事物，不

少人写作只是源于对写作本身的热爱，目的是自

我表达与自我愉悦，未必需要纳入竞赛与竞争机

制。在我看来，一种文学形态的存在若能让社会

更具有机性，其功用与价值远超过对“是否属于优

质文学写作”的单一评判。对于学术研究而言，只

要“素人写作”“新大众文艺”这类概念能拓展文学

的边界、让文学生态更加广阔丰饶，那么它就具备

了重要的存在价值。

张堂会（扬州大学文学院副院长、教授）：素人

写作虽带有“毛坯房”般的原始粗粝感与质朴感，但

以周新为代表的素人写作者，凭借对新时代大众生

活状态与社会变革的敏锐捕捉，同样能建构起有深

度的表现空间，拓展大众的想象力，其行业性小说

中也清晰承载着对理想生活的描摹与构建。同

时，新大众文艺创作仍需直面诸多课题：创作者多

来自不同领域，虽拥有深厚丰富的生活积累，但如

何在不牺牲文学品质的前提下增强作品可读性，

如何将生活积累有效转化为艺术表达、提升作品

艺术感染力，是需要持续探索的方向。此外，还要

警惕同质化问题，在同类作品中保持独创性、创新

性，避免陷入固定模式套路。本质而言，新大众文

艺是新时代大众创造与接受的文艺形态，兼具鲜

明的时代特色与风貌，生动展现了大众新生活样

态，它不仅拓展了文学边界、丰富了文学表现形

式，更为文学发展注入了新活力。因此，文学研究

者应以开放包容的态度关注这一现象，既充分肯定

其积极价值，也善意指出存在的问题，引导新大众

文艺健康发展。

刘阳扬（苏州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素人写作的

核心在于强调写作主体的“素人”属性。在经济全

球化语境下，随着生产与消费环节的分离，劳动者

与一线工作者的劳动经验常处于“不可见”状态，而

素人写作恰好将这些内容拉至前台，以个体性、主

体性的言说方式呈现给大众。当下非虚构写作的

平民化趋向，叠加读者与市场对真实感文本的需

求，以及媒体与技术手段的更新，让更多普通写作

者得以通过多种形式展现自身故事。新大众文艺

相较于素人写作，试图在更广阔范围内容纳多元写

作现象，二者的重叠之处在于均强调写作主体的全

民参与，且新大众文艺的“新”还体现在传播与媒介

形式的革新上，新的传播形式让更多大众的故事得

以被听见。里下河的素人写作者涵盖小店主、房地

产从业者、退休工人、教师等各行各业，他们在繁华

闹市中创作，作品自带鲜明的市民性与市井气息，

这既接续了里下河传统作家对乡村风光的塑造，又

借助新媒体平台注入了鲜活的市井生活气息，以质

朴视角关注世界与人际关联。

钱 成（泰州学院人文学院院长、教授）：在新

大众文艺的发展浪潮中，常玫瑰、王玉兰等一大批

素人写作者脱颖而出。他们虽是文学素人，却凭借

自身文学才华深耕创作，用生活经历与实际成果回

应着“何为大众”“大众如何文艺”的核心命题，不仅

成为新大众文艺发展中闪耀的例证，更践行了“百

姓日用即道”的民本思想。这些素人写作者以“坡

子街文学”“扬子江文萃”等大众文学平台为成长基

地，逐步发展壮大，这一过程充分彰显了新大众文

艺与生俱来的平等性与开放性。它以自发性参与

为核心，让普通人主动投身文艺创作实践，推动大

众从以往的被动受众转变为“产销者”，在一定程度

上重塑了文艺发展的评价机制。而新大众文艺的

核心要义，正在于创作主体的大众化，而非单纯的

创作内容、消费或传播方式的大众化。如今，新大

众文艺正深刻重塑人们的文化认知，带来创作主体

从观众、读者到创作者的无障碍转变。同时我们也

需看到，新大众文艺蓬勃发展的背后，里下河素人

写作者仍面临诸多挑战：从相关作品集及公众号内

容来看，受限于自身生活经验，他们在题材开拓上

相对乏力，对多元文学题材的探索不足。如何从

“小我”走向“大我”，融入更广泛的社会观察与文化

思考，是素人写作者需要重点突破的方向。当然，

题材独特、情感真挚、态度真诚，仍是这一群体在里

下河文学中凸显的鲜明优势。

郑 焱（江苏省作协党组书记、书记处第一书

记、副主席）：里下河地区河网密布、文脉悠长，这

片土地以其独特的地域风情、深厚的历史底蕴和

质朴坚韧的民风，滋养了一代代作家，形成了中国

文坛备受瞩目的“里下河文学”。“里下河”也因此

从一个地理名词，逐渐演变为具有代表性的文化

符号和文学地标。这一文学传统最鲜明的特质在

于其强烈的人民性与现实主义精神，作家们始终

扎根生活沃土，深情描绘故乡风物与人情，深刻书

写时代变迁，创作出一大批具有鲜明地域特色和

深刻时代印记的精品力作，成为全国文学界一道

亮丽的风景。

近年来，在这片文学的沃土上，一种崭新的创

作景观正蓬勃兴起。一个以馄饨店店主、退休工

人、退役军官、教育工作者、农民等为主体的“素人

写作”群体，正日益成为令人瞩目的文学生力军。

他们借助网络平台与新媒体载体，以鲜活题材、真

挚笔触和即时互动的方式，深情书写属于这个时

代的篇章，已成为当下文化生活中最活跃、最富生

机的组成部分。面向未来，我们应承续里下河文

学的深厚传统，同时拥抱并引导新大众文艺的时

代潮流，推动二者在新时代实现深度融合与良性

互动。期待广大里下河作家能够继承发扬优秀的

现实主义传统，以开阔的视野和创新的勇气，积极

关注并借鉴新的文艺形态与传播方式，不断丰富

表现手法与叙事路径，共同书写里下河文学新的

篇章。

徐 可（鲁迅文学院原常务副院长）：“潮涌

里下河——新大众文艺的里下河写作”这一主

题，呼应了当前文学界素人写作与新大众文艺兴

起的现象。里下河地区的写作具有一个鲜明特

点，即许多作者都从“素人写作”起步——事实

上，每个人的写作起点皆可视为“素人”，但我们

之所以在今天特别强调新大众文艺与素人写作，

是因为当下的写作生态已与以往不同。如今，许

多基层作者没有接受过系统的文学规训，可谓

“野蛮生长”，却也因此充满蓬勃生机。他们的写

作植根于里下河这片水乡沃土，自带泥土的芬芳

与真切的生活气息。平民视角与平民情怀，正是

里下河文学一脉相承的天然优势与传统。就像

汪曾祺先生，其文字优雅从容，却始终扎根于日

常烟火——写美食、写小城人事、写家长里短，无

不体现其“俗”中见雅、接地气的创作特质。以他

为代表的里下河作家，始终以平视的眼光看待笔

下的普通百姓，并怀着深切的同情、热爱与共情

去书写，这种情感并非居高临下的怜悯，而是将

自己视为他们中的一员。这种源自传统的平民

立场与情怀，将为里下河文学的当代发展，尤其

是新大众文艺在本土的推进，注入持续而深厚的

动力。

朱 辉（江苏省作协副主席）：泰州这片土地

上涌现的坡子街文学现象，令我深感震撼。在这

里，有一群扎根于日常的写作者，他们并未因写作

而改变自己的社会身份，始终保持着劳动者本

色——即使如常玫瑰、王玉兰、周新等创作成果较

为突出的作者，也依然坚守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

对他们而言，写作不是职业，而是一种生活方式，是

表达自我、安顿心灵的自然途径。“在生活中写作”

构成了他们创作状态的核心特征，也恰恰预示了一

种文艺的未来形态：当文明高度发展，文艺将重新

融入生活、与生活合而为一。泰州这群普通写作者

的实践，正使这一未来图景提前落地，同时也提示

我们，文艺创作的边界正在悄然变化。

文学最动人的力量，莫过于传递作者的真性

情与真感受。如果在持续的书写中，逐渐锤炼出文

学的技巧，激发出内在的才华，那么不妨以一个超

越“素人”标签的写作者的自觉，去诚实地书写自

己的生命体验。“坡子街”这样一个参与广泛、作

者云集的平台乃至文学群落，不仅是泰州文学的

重要成就，也是江苏文学的幸运。这片土地仿佛

具有某种独特的文化气质，孕育出如此众多且水

准可观的写作者，这本身便是一个值得关注的文

化现象。

希望未来，我们能够以开放的姿态，去拥抱、

呵护并期待以“坡子街”为代表的泰州新大众文

艺。愿它始终扎根生活，保持真诚，并与我们国家

的文学脉搏同频共振。

张光芒（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执行

主任、教授）：在中国当代文学版图中，“里下河文

学”已成为一个内涵丰厚的文化符号。近年来，里

下河地区“素人写作”的涌现，标志着一股源自民

间的、自发的叙事力量正悄然重塑这片文学水系

的生态。这本质上是一场深刻的新大众文艺实

践——它不是对经典书写的简单模仿，而是以鲜

活的民间立场、融合性的媒介表达与去标准化的

美学姿态，为理解里下河地域精神在当下的流变

提供了充满活力的新注脚。

素人写作的动机，往往源于对自身生命经验

“不吐不快”的直抒胸臆。常玫瑰在《人间“草木

灰”》中记录同学平凡而沉重的一生，动力来自无

法磨灭的个人记忆；周文菁在《我是父亲的“旁听

生”》中回溯父女深情，源于创伤与治愈的生命本

能。他们是生活现场的耕耘者，其作品如同直接

从土壤中结出的果实，带着露水与泥土的质感。

在美学风格上，里下河素人写作展现出与经典传

统同中有异、并与新大众文艺精神内在相通的特

质。一方面，它延续了关注日常、聚焦民间的叙

事传统，彻底转向微观视角：婚丧嫁娶、亲情邻里

成为书写重心。王玉兰《我和老婆的结婚证》借一

本破损证件道出婚姻的复杂况味；翟长付《相女

婿》以家常口吻铺开城乡婚恋观念的生动图景。

这种叙事是一种充满琐碎、偶然与生活毛边的“生

活流”。

当然，素人写作在语言锤炼、结构经营与思想

深度方面，与成熟作家仍有距离。但新大众文艺

的启示在于，文学的场域正在不断被拓宽。里下

河素人写作的价值，或许不在于创作了多少传世

“经典”，而在于它证明了：文学作为一种生命表

达、经验共享与文化认同的方式，可以如此广泛而

生机勃勃地存在于专业殿堂之外，扎根于每一片

生活的田野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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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 刚（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研究员）：如今，传播方式的更新使一些写

作者得以被更广泛地看见和听见，其作品

也因此触动更多人。青年作家刘楚昕便是

一个例子：他的长篇小说《泥潭》是一部带

有先锋痕迹的历史小说，而他创作的另一

个作品——那段三分半钟的视频就属于典

型的新大众文艺。视频中，他以颤抖而平

静的语气讲述自己与女友的恋爱故事。这

段视频打动了无数观众，并在网络中迅速

传播，让“刘楚昕”这个名字为人所熟知。

与此同时，人们也注意到他的长篇小说

《泥潭》。尽管这部小说在文学上仍显稚

嫩，但许多人出于对其故事的共鸣与同

情，依然愿意购书阅读，最终推动《泥潭》

售出近百万册。这一现象颇具深意：在今

天，纯文学似乎正转变为某种文化事件的

“周边产品”。《泥潭》的畅销，更像是因为

那段视频感动了公众，从而作为一份从文

学现场带走的纪念品。这引发我们思考：

在新大众文艺兴起的时代，纯文学究竟处

于怎样的位置？它的命运与功能是否正在

被重新定义？

今天我们重提“大文学观”，也正是希

望复兴社会主义文艺的传统视野。在过去

的文艺格局中，文学曾是门槛相对较高的

艺术形式，因为它以文字为媒介，要求接受

者具备识字能力。而不识字的观众仍可欣

赏电影、戏剧等视听艺术。因此，文学的传

播始终依赖一定的文化基础。如今，在新

媒体环境中，文学如何与其他艺术形式共

生，又如何借助新的传播路径触及公众，成

为一个值得持续思考的命题。

崔立秋（河北省作协副主席、省评协副

主席）：新大众文艺与素人写作，是当下文

坛备受关注的重要议题。互联网与新媒体

的发展深刻改变了传统文艺生态，拓展了

文艺的呈现空间，也催生出新的文艺形

态。作为具有时代特征的文化命题，新大

众文艺呈现出传播渠道网络化、创作主体

全民化等特点，逐步打破以往文艺创作中

圈层化与书斋化模式，将文艺重新带回普

通人的日常生活现场，真正让人民群众成

为文艺创作的主体，并参与到创作、传播与

评价的全过程之中。在这一背景下，“素人

写作”现象尤其值得探讨。

所谓“素人”，其实更多是评论视角的

一种命名。事实上，许多成名的专业作家，

都曾经历过“素人”阶段的积累与磨炼——

余华曾做过牙医，莫言早期创作时是部队

干事。因此，我们更应关注的是作品本身，

而非作者的身份标签。素人写作者往往扎

根于朴素的生活经验，历经长期的自觉训

练与大量阅读，他们的作品常常呈现出鲜

活的时代质感与生动的现实纹理。里下河

地区的素人写作群体就颇具代表性，其中

既有馄饨店店主常玫瑰、退休工人杜萍、退

役军官陈铭，也有农民王玉兰、房地产从业

者周新、企业主王思本等。他们不仅是热

情的文学创作者，也是地方文学活动的积

极参与者和支持者，构成了当下基层文艺

生态中活跃的力量。衷心期待这些来自生

活现场的“素人写作”，能够在新大众文艺

的浪潮中脱颖而出，成为彰显普通人创作

活力的生动代表。

张 娟（东南大学人文学院教授）：里

下河文学发展至今，正呈现出与时代浪潮

紧密相连的新态势。探讨其中的“素人写

作”，需先理解其内涵演变：“素人”一词进

入文学领域前，已承载多重文化意涵，既指

普通民众，也指向未经修饰的原始状态，如

今更衍生出“素人网红”等概念，体现普通

人被流量看见的可能。从文化状态到自我

定位，“素人”包含着自由表达与被看见的

渴望，标志着从“被书写”到“自我书写”的

历史转变。在网络时代，表达门槛降低，普

通人不再必须借助文学大家“代言”，而是

可以主动书写自身——这正是素人写作的

核心意义。

这种写作兴起的背后，存在深刻的社

会心理动因。我们身边那些卖菜、送外卖、

跑快递的人们，实则是“最熟悉的陌生

人”。我们渴望了解他们的生活状态、内心

世界与日常经历，这种对“附近”的好奇与

关切，构成了推动素人写作走向前台的重

要力量。与此同时，读者群体也在发生变

化：素人渴望“被看见”，读者则渴望“共

情”。越来越多人希望读到与自己生命经

验同频的文字，文学因此成为一种情感交

流的媒介。正如常玫瑰的馄饨店成为文艺

爱好者的聚会点，写作与阅读共同构建起

基于真实经历与共同情感的社群连结。

为什么要写作？常玫瑰曾说：“中年人

的生活没有那么多的来日方长。”这句朴实

的话道出了许多素人写作者的心声——正

因为时光匆促，才更要记录、要被看见、要

发出自己微弱的光，并在此过程中彼此照

亮。素人写作因此不仅是一种文学现象，

更是一种生命态度，在书写普通人的日常

中，传递出温暖而坚韧的力量。

申霞艳（暨南大学文学院教授）：新大

众文艺的兴起，是建立在新的生活形态之

上的。许多行业因现代化进程而诞生或重

塑。现代化进程不仅催生了快递、外卖这

类过去未曾有过的新行业。他们所代表的

速度与流动，既催生了新的生活模式，也间

接支撑起不少人全新的生活状态，而这本

质上都是现代化的产物，同时也让传统行

业完成了迭代升级。比如，陈彦《装台》中

所写的装台工作，从前只是戏班子的临时

活计，如今已发展为专职工作，大都市草地

音乐会的装台技术，与童年记忆里的简陋

装台早已不可同日而语。即便是保洁、保

安、保姆这类我们熟悉的职业，也发生了深

刻变化，王瑛在《擦亮高楼》中就有所体现，

擦高楼外墙、玻璃的工具与洗涤剂不断更

新，对保姆尤其是月嫂的专业要求也远超

以往。正如陶渊明所言“闻多素心人，乐与

数晨夕”，无论何种写作，无论是职业作家

的创作、业余作者的耕耘，还是素人写作与

新大众文艺，所有能够通向自我、抵达灵魂

的创作，背后都离不开一颗纯粹真挚的“素

心”。这颗“素心”，是对生活的真切体察，

是对时代脉动的诚实回应，是无论身份如

何、以何种形式创作，都试图通过书写抵达

自我、凝望灵魂的内在追求。

传承地域文脉传承地域文脉，，焕发创作热情焕发创作热情

里下河文学传统源远流长，底蕴深厚。如今，在这片丰沃的文学土壤上，正涌现出一支崭新的创作

队伍——素人作家群。他们借助网络与新媒体平台，以鲜活的题材、真挚的表达和即时的互动，生动书

写时代脉动与日常生活，已成为不可忽视的文学景观。近日，由江苏省作协、泰州市委宣传部主办的第

十三届里下河文学研讨会在江苏泰州举行。与会专家以“潮涌里下河——新大众文艺的里下河写作”为

主题，聚焦素人写作者的创作实践与时代价值，为推动里下河文学在新时代的传承与创新建言献策。

——编 者

潮涌里下河潮涌里下河：：新大众文艺让素人写作绽放光芒新大众文艺让素人写作绽放光芒
——第十三届里下河文学研讨会发言摘要第十三届里下河文学研讨会发言摘要


